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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的珍贵之宝，玩时倍加小心。只

有关系最“铁”的小伙伴才能一起共

“赏”。

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耍货儿”

大军加入了工业机械制造的痕迹，小三

轮车、发条汽车、游戏机等广泛进入到

普通家庭中。这些新型“耍货儿”，都

是需要用钱买的。在人均收入不高的年

代，给孩子买上一件像样的玩具对家长

而言是一笔大“投入”。

关于“耍货”的故事起源并不明

确，但这个词语在中国文化中已经存在

了很长时间。在《儒林外史》第48回中

写道：“只见一路卖的腐乳、席子、耍

货，还有那四时的花卉，极其热闹。”

《儿女英雄传》第19回也有：“只抓

了那庙上买的刀儿、枪儿、弓儿、箭儿

这些耍货，握在手底下，乐个不住。”

清代马建忠《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

中有记载：“至磁器之不古，顾绣之不

精，无一可取，而农具人物，且类耍

货，堂堂中国竟不及日本岛族。”“耍

货”也曾被用作贬义词，指以欺骗、诈

骗等手段蒙骗他人的行为，通常用来形

容那些不诚实、不可信、以虚假的承

诺、谎言欺骗他人的骗子。还有一层意

思，仅是一种玩物，无实际使用价值的

物件。虽无实用，但“耍货儿”作为一

种陪伴，文化教育与益智类功能的作用

逐渐放大，在它除了锻炼孩子的运动、

感觉、语言思维能力外，还具有精神满

足与思想启迪的重要作用。并且在人类

历史的长河中，留下特殊记忆，伴随一

代又一代儿童走向青壮年，茁壮成长。

随着工业发展、科技进步，“耍

货”的样貌、功能、表现作用与使用方

法都在变化。由手工自制变成一种工业

产品，一大批新型的玩具迭代更新，益

智与陪伴功能更加强大。制造者也赋予

其更多的社会属性，许多“耍货”不仅

是玩具，也成为一种收藏，其出发点就

是它们的怀旧与心理慰籍作用。

现今，很少有人提及“耍货儿”这

个词了，过去父辈们再辛苦，再艰难也

要让自己的孩子在精神上得到满足，让

平凡的生活充满阳光。如今，加入科技

手段后，全自动、人工智能让“耍货”

有了高科技附加值，新型现代化的“耍

货”日新月异，功能性与娱乐性更强，

能让把玩对象有超前的体验。然而，

我们在倡导“耍货”不断创新发展的同

时，还应继承传统，让新时代儿童在满

足精神需求的同时更具有动手能力，从

小培养知行合一的习惯，让质朴与天真

回归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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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制弹弓比拼的是小伙伴的手艺


